
瑞恩示意我
们落座，然后就自顾着和

老头儿交流了几句，接着

就见老头点了点头，此时
脸上方才露出了笑意。

瑞恩这会儿才转过

脸来给我们介绍说：“这

位是老威克，丹尼尔·威

克，就是这个博物馆的管

理员。”

老威克马上又对着

我们点头友好地笑了笑，

算是打过了招呼，我们也

微微颔首向他致意。

老福先是在屋子里

踱了一圈，最后就停留

在那个摆放着实验仪器
的柜子前，长久地看着，

静默无语。老福以前在

大 学 做 生 物 讲 师 的 时
候，这些东西他没少接

触。没准他现在是睹物
生情，想起了自己以前
的日子。

不一会儿，瑞恩便

打断了我们的思绪，示
意 我 们 围 到 桌 子 中 间
来。他说：“先生们，很抱

歉 十 万 火 急 将 你 们 请
来，在这里我谨代表皇

家警署表示深深的歉意

和诚挚的感谢。”

“不用这么客气，尽
管说就是。”老福也客气
地说道。

瑞恩点点头接着说：

“相信那件诡异至极的案

子，贵国的官方已经有人

和你们接触、讲解过了。

我们的专属机构对这个

事情很是疑惑，参与进来

的当局警方也是一筹莫

展。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

解开这个疑团。”

老福接过了话头，

他很直接地说道：“你的

意思我明白，你能不能

把信件的原件给我们看

一看？”

瑞恩点点头，给老威

克交代了一句后，他便把

一个文件夹摆在了老福

面前。

老福打开文件夹，

里面露出三个信封来。

老福用询问的眼神看着

瑞恩，得到瑞恩肯定的

点头应允之后，老福从

风衣口袋中拿出专用的

手套和放大镜，这才打

开了信封，抖出来三张

信纸。

我凑过头去看，也看

不太明白，老福仗着在大

学做过讲师，英语还是过

得去的。看着我抓脑袋的

样子，瑞恩递给了我一份
文件，是那三封信的中文

译本。原来就是老福在我

屋子里的时候，给我看的

那些讲解内容的原始文

本文件。

老福初步端详了一
会儿之后，抬头问瑞恩：

“你们经过调查之后发现
了什么？”

瑞恩一摊手，说：“刚

开始我们更倾向于这只

是一个小孩子的恶作剧。

但是我们按照信上所说

的地址——— 朴茨茅斯郊

区的一所乡间房屋，前往

调查了一番，但是那却是

一座闲置了一段时间的

空房。据周围人说，那里

前段时间确实住着一户

中国人，但是不久前，这

所房子就空了。”

紧接着瑞恩略带疑

虑地说道：“更让我们困

惑和震惊的，是那所房子

的门前，出现了一具极度

恐怖的尸体！”

瑞恩说到这里的时

候，在一边站着的老威克

的手不由得抖了一下。他

在那里嘟囔着：“奇怪的

是，这三封时间相隔近一

个月的信，为何会在同时

送达我这里呢？”

老福又用放大镜把

信和信封里里外外仔细
地看了一遍，在得到了

老威克的准许之后，老

福便摸出来一根棕色的

烟卷点上，然后便蜷缩在

福尔摩斯经常思考的沙

发上，陷入了沉思。看来

这个问题是需要几卷烟

才能解决的问题——— 老

福喜欢用几卷烟的数量，

来衡量一件案子的难度。

很快他就掐灭了烟

卷，开始在屋子里踱步，

最后他又回到桌子旁坐
下，盯着那几封信件看

着，久久地看着。

过了好久，瑞恩和

老威克低头小声交流着
些什么，我百无聊赖下
也装模作样地研究了一
下那几封信。我学着老

福的样子拿起放大镜翻
来覆去地仔细瞧着，不

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信
里信外，我甚至还用指

甲刮了刮邮票，最终没

有任何收获。

老福突然坐了起来，

说：“看来我们得去一趟

军港朴茨茅斯了。”

第二天午饭前，她向主编

请了半天病假。大约半小时

后，普华站在了校门的横匾

下。学校早放了学，人并不多，

显得格外幽静。她摸着校门口

的铁栅栏，重温那种熟悉的亲
切感，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

毕业后，她只回过一次学

校，是和永道一起拿他留在学

校的航模作品。普华上楼找到

了自己就读时待过的教室。十

几年前，永道曾坐在斜后不远

的地方，他习惯想题时用圆珠

笔点在桌脚的螺母上，拖着腮。

每次目光相遇，他总是或多或

少扰乱她的镇定。也许从那时

开始，就注定他们之间不会那

么简单。

这时，操场广播已响起静
校通告，刚走到楼下，却被迎

面走来的人震住了。

两天来压抑的苦涩瞬间
被胸口狂乱的心跳取代。她不

可置信地望着施永道一步步

走近，他们有过太多种偶遇，

但她最不想现在见他，下意识

地退了一大步。

“嗨。”永道走过来打了声

招呼，“这么巧？”

他手插在裤袋里，正停在

她面前。比起上次见面，他的头

发修短了，鬓边到下巴有一层

薄薄的胡碴，神采奕奕，又有少

许颓废。领带的花色是普华喜
欢的风格，可她不确定是不是
自己买给他的。转念，她随即否
定了这种可能，一个新婚男人，

怎么会打前妻买的领带？

等不到她的回答，他无趣

地笑了笑，“怎么想起回学校

了？”

“随便看看。”普华不知该
把眼光放到哪里。

守门人走回来，见到他们

站在一起觉得有些奇怪。

“你们……”

“师傅，我们进去转转。”

永道从口袋里抽出手，走过来

要拍拍普华的肩，快碰到时又

放下了，她不自觉地蹙起了

眉，他注意到了。

“走，跟我进去看看，下个
月就毕业十年了。”他率先迈

开步子，穿过小路走几步又停

下回头，好像预料她会站在原

地一动不动，“快来！”

守门人将信将疑地在传

达室门口分拣信件，不时探头

打量他俩。普华被看得不自
在，只能跟了过去，赶上永道

又加快步子走到他前面。

在操场入口，他倚在一棵

柳树前不走了，叫住普华。

“嘿！”

她还在闷头往前走，听到

他叫，远远地站在楼旁的死角

里。

“那边医务室的二层楼去

年拆了，要盖新的实验楼，是城

寺设计的，安永想大家攒点钱
给学校塑个东西，或是刻块

匾。”永道大声地对着空无一人

的操场喊话，“十周年大家都说

回来聚聚，听说到时孔让他们

都回来，把退休的几位老师也
请到一起。”

他说完顿下，转向她站的

地方。他的话，普华听得一清
二楚。过去她不关心他的工

作，他在想什么她也不懂，两

个人之间像是隔着一层纸，总
也看不透。如今那层纸换成了

裘因，变成了一堵厚厚的墙，

无法穿透，她便连倾听的耐心

都没了。

永道站在树下，手插回口

袋里，有些无可奈何。她缩在

楼角的样子他再熟悉不过，眼

神飘忽到根本不存在的地方，

心思游走在他到达不了的地

方。本该二十出头的人，她却

没有别人似的阳光热情，不爱

笑，不爱讲话，朋友很少，终年

阖着长长的睫毛，沉浸在她自
己的世界里。他试着打破，试

了多少次，多得自己也数不

清。

普华依旧保持着沉默，他

觉得无趣，放弃了继续下去的

念头。于是，他们像两尊雕塑

站在那里，各怀心事，随着夕
阳渐渐沉去，影子拉成一条

线，然后彻底消失。

操场上夜班的灯亮了，守

门人再次出来巡视，普华才抬

起酸软的脖子，发现永道依然

靠在刚才的树下，目光投得很

远，侧影里有些落寞神伤。那

份落寞，不该出现在他身上，

与他新婚的身份不符。

“要走吗？”他远远地问了

一句。

她没回答，掉头往外走。

在通往校门的甬道上她加快

了速度，跑出校门去路边拦

车。

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她

打开门要上去。他在后面叫了

一声：“叶普华！”

“这个周末……别忘了回

去看爸。”他一步步走近，在她

钻进车里时，他又说了一句，

“我也去，我们老地方见。”

酸楚随着他的话从四肢

百骸会聚到眼角，普华甩上车

门，扭开头，假装没有听见他

刚才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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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
文/张洪欣

在美国当“烧饼郎”
文/余平

3

前段时间，我们家更新了一
批家具，旧家具就堆放在一个角

落里。

我催促丈夫赶紧处理掉，他

就上网发了个转让的消息。这批
家具计有：沙发床一个，木头椅
子四把，还有饭桌、茶几各一张，

开价120元。很快丈夫就接到了

好几个咨询电话，不过多是只要
一个沙发或是一张饭桌。

过了两天，终于有个女孩

来电，有意全买，不过她提出能

不能便宜点，放下电话丈夫问

我意见如何，我有些不太情愿，

因为价钱实在不高嘛。过了一
会儿，那女孩又打电话过来，丈

夫一开始还坚持不能便宜，到

后来，就基本不作声了，好像一
直在听对方讲，这个电话持续

了十分钟才结束。我好奇地问

他们聊了些什么，丈夫说，那女
孩说自己刚刚失业，单位不能

住了，租了个没家具的小房子，

很想买几样家具，可经济太紧

张。丈夫看着我说：“要不，我们

做一次好事，送给她吧。”我想
了想也是，但又有点怀疑那女
孩子的真假，丈夫劝我：“就相
信别人一次吧！”见我同意了，

他就给那女孩子回了个电话，

并告诉她家里的地址。

没想到的是，那女孩却再没

了消息，没来拉家具，也没打来

电话。丈夫很不解，后来我有点

明白了，告诉他：那女孩本来是
想让你便宜点，你倒好，白送，人

家心里肯定在想：天底下哪有这

等好事，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

丈夫看着我，有点哭笑不得：

“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咋就这

么难呢？”

在美国美国打零工并非一
件轻松的事，收入少不说，工作
时间还特别长，我于是萌发了自
己创业的念头，可我当时既没资
金又没技术，当老板谈何容易？

好在我还有做烧饼的手艺，就决

定在异国他乡练摊了。

我找来不用的油桶做炉子，

炉子分上下两层，下层是烧碳的

小灶，上层是泥砌的壁炉。我把
擀好的面饼上撒满芝麻，然后贴

着炉壁上进行烘烤，不一会散发

着焦香味的烧饼就出炉了，我把
烧饼整整齐齐摆在案板上，可是
香喷喷的烧饼却很少有人光顾。

一位好心的同胞告诉我，老外个

个对食品卫生都极其讲究，我的

烧饼摊摆在街边的露天，总给人

不卫生的感觉，并且做出的烧饼

直接放在案板上，难免会沾上灰

尘，人家就更不愿意买了。

同胞的话让我如梦方醒，难

怪美国不像国内街头遍布小吃。

我于是通过朋友关系在一家生

意不错的西餐馆租了一个五平

方米的弹丸之地，把烧饼摊搬了

过去。我还定做了厨师工作服专
门在工作时穿，自己也很注意食
品清洁，做好的烧饼一律放入托

盘盖好。不少吃惯了汉堡牛排的

老外都被散发着焦香味的烧饼

吸引过来，忍不住尝上几个。

做了半年烧饼，我在附近的

街区逐渐有了点名声，回头客也
多起来。

一次我从电视上了解到，美

国人什么事情都喜欢DIY(Do It

Yourself)，估计他们对DIY中国

烧饼会感兴趣，我于是向那家西

餐馆加租了二十平米场地作为

我的烧饼DIY区。我把做烧饼的

步骤细分为和面、发面、成型、着
料、贴饼、烘烤等多道工序，每个

步骤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注意事
项都用英文写得清清楚楚，并且
配上插图。大多数美国人都把家

庭看得很重要，往往是全家老小

一起到我的烧饼DIY区，大家齐

上阵，分工协作，流水作业，一炉

烧饼很快就做好了。热情的美国

人还请我品尝他们亲手做的烧

饼，虽然味道不太好，甚至有的

还烤糊了，我还是一个劲地说

VERY GOOD。

不光自己卖烧饼，还教人做
烧饼，我每月的收入都在稳定增

长。几年后我租下了那家西餐馆

的整个店面，改成了我的“烧饼乐

园”。我的“烧饼乐园”里烧饼的品

种增加了不少，芝麻酱烧饼、吊炉

烧饼、油酥烧饼、蟹壳黄烧饼、澄

沙烧饼应有尽有，老外吃得满意，

DIY起来也充满了乐趣，我终于体

验到成功的快乐了。

月光柔和，夜静如水。每当

夜幕降落下来，便是思念来临的

时候。临窗静坐，斟杯美酒，把天

上的明月装进杯里，思念之情便

油然而生。屏去漂浮的梦想，思

念自然有着朦胧的诗情画意。它

会穿越时空，沟通两岸，在天地

之间散发出醉人的芬芳。

我常常思念多年前去世的父

母。我要说，你们都是以八十三岁

的高龄离开人世，去了天堂。你们

一生在世，辛勤劳动，饱经风雨寒

霜，直至晚年仍与疾病抗争，表现
出两个平凡人的无比坚强。你们

虽然不在尘世了，但你们仍在理

想世界中生存，你们的灵魂永远

活在你们的儿女心中。当星星向
我眨眼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你们

的和蔼可亲的眼睛；当月光照射

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好像望到你

们向我抛来一片慈爱的柔情；当

晚风轻轻吹来的时候，我似乎听

到你们那优美独特的说话声。我
深深地怀念着你们，我深深地敬
慕着你们。倘若你们在天有灵，一
定会感觉到我的一片真情。

我也多次思念住在那遥远

的村庄里的妹妹。我想说，一年

四季，你不知付出了多少辛苦的
汗水。在春风吹绿大地的季节

里，我猜想你一定会在劳动之

余，去欣赏那美好的大自然，去

看花开，去听鸟语；在赤日炎炎

的夏季里，我的眼前浮现出“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场面，

你肯定经历过类似的情境；在阳

光洒满金秋的日子里，我料想你

一定会品尝成熟的果实，享受丰

收带来的幸福；在寒冷的冬季

里，我知道你也会照例外出去打

工，为生活得美好而东奔西忙。

岁月书写了你的劳动生活，你的
劳动生活照亮了岁月。但愿你能

够步步登高，积财聚富，让生活

更加美满幸福。

我还屡屡思念远方的朋友。

我敢说，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我
们的友情是不可分隔的。你那含

笑的面容，时常在我脑中出现；你

那发自肺腑的话语，足以令我心

情激动；你对我的热情帮助，让我
终生难以忘怀。风吹原野，我愿风

儿捎去我对你的问候；彩云飘向
远方，我愿彩云带去我对你的祝
福；大海扬波，我愿大海带去我对

你的呼唤。我相信，无论你走向何

方，你的心里一定还惦记着故乡。

故乡的山山水水，都留有你的足

迹；故乡的父老乡亲，都记着你的
名字；故乡的一草一木，都盼望着
你的归来。假如有朝一日，你能再

回到我的身旁，那就让我们一起

尽情歌唱，歌唱我们之间像大海

一样的深情。

思念使我精神愉快，思念让

我脑中充满无限遐想。思念像春
天的暖风，一直温暖着我的心胸；

思念像雨后的彩虹，五彩缤纷，楚

楚动人；思念像一首雄伟壮丽的

交响曲，响彻大地，响彻云霄。

天气是变化多端的，思念之

树是常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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